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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待自己 顺应生活
——祝五一：海岩笔下最另类的男主角 □何 敏

《独家披露》是海岩与金凌云合作的最新长
篇，这部集尖锐、悬疑、浪漫、诙谐诸多元素的作
品，关注社会民生，直面敏感话题，展现了当今社
会的复杂多变与光怪陆离，揭示出时代与人心的
深度现实。本书出版以来广受关注。近日，笔者独
家采访了作家海岩——

郑义顺：在《独家披露》里，为什么把视角对
准媒体记者？想表达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海岩：记者其实是我小时候的职业理想之
一。那时候，我对记者的理想就是“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这些年，媒体对于推动社会进步起
了很大的作用，新闻媒体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
公正、平等、民主和法制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我
个人也很期待新闻媒体能够作为一种社会力量，
继续发挥作用。我有很多记者朋友，跟我关系都
特别好，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至情至性的，是善
良、正派的，所以我非常想写一群媒体人。另外，
我认为以记者的视角来描写社会的方方面面，也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

在《独家披露》里，我们写了一个报社。这个
报社是一个基本正义的组织，是做事严谨认真、
以追求真相为己任的社会公器。我不太熟悉报社
的具体情况，但无论它的真实度在现实的新闻媒
体中有多高，都表达了我们的一个愿望、一个愿
景，表达了我们对这样一个社会组织的期待。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作者都可能会把他自己
的情感、他对生活的认识、他的是非观念摆进去。
除了描写记者的工作和生活之外，我们的主要视
角其实还是集中在老百姓的普通生活上。从这些
普通百姓的生活当中，我们想表现的还是真与假
的关系，道义与金钱的关系，什么事情是可以交
易的，什么事情是不能交易的，金钱在现在这个
社会中已经有多么强大的力量，人们内心的正义
感，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情感，如何在金钱巨大的
阴影下放射出人类应有的光辉，等等。

郑义顺：你曾说现在是一个审丑的时代，《独
家披露》是审美的，还是审丑的？

海岩：文学是人学，人的真善美问题是文学
的永恒主题。真善美能不能感动读者，假恶丑能
不能让读者痛恨。审美和审丑这两个方面，如果
达到了作者希望达到的效果，而且不是教条化
地，而是很生活化地、很亲切地来叙述一个故事，
这才是文学对社会的功能。我不完全主张文学对
社会的干预这么直接，但应该有一些作品直接呼
唤更美的东西。

《独家披露》里写社会新闻，也涉及到了一些
社会阴暗面，但更多的还是表现了真实、善良和
正义的一面。每个人在现实的生活境遇当中都会
有狡猾的部分，都会有心术，但善是人的本性之
一。人有淳朴善良的部分，也有狡猾凶残的部分。
我始终觉得文艺作品中需要美的一面，不能全是
揭露性的。美的东西可以对人的心灵有抚慰和震
撼的作用。它客观上能够对读者的价值观，对读
者的为人处世，对读者看待这个世界的目光，起
到一些调整的作用和帮助。

郑义顺：真实是新闻的最高准则，在《独家披
露》里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句话：“真话和假话，都
是锋利的刀，可以杀死别人，也可以杀死自己？”

海岩：一个社会有时候承受不了真话，因为
真话会触及到很多人的现实利益。但是，真话无
论如何对我们这个社会是有好处的，假话是没好
处的。正常情况下，假话是伤害这个社会的，真话
是保护这个社会的。但是真话有时候会伤及很多
人的利益，说真话的人也因此会面对很多危险和
伤害。所以，真话是一把锋利的刀，它可能伤害别
人，也可能伤害自己，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情况。说
真话需要经验，需要智慧。

郑义顺：在《独家披露》里，作为反面角色的
方守道似乎不能用简单的善恶来评价，在他的身
上，你想表达的是什么样的善恶观念？方守道、大
道公司——你好像在强调“道”，这是刻意的安排
吗？

海岩：方守道这个角色是很复杂的。当不触
及他核心利益的时候，当他没有处在危机的时
刻，他是可以爱别人的。他可以捐款，可以做善
事，但是到了触及他根本利益的关头，他选择了
伤害别人来保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他的第一桶金

就来自于一笔不义之财，以牺牲了那些孩子的终
生幸福和受教育的权利为代价，成就了自己的个
人企业。他不是成心的贪，而是在一个关键的时
候，他有了这笔钱就能改变人生。在这样一个关
键时刻，他动了邪念。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设想，换
了我遇到这样关键的时刻，我会怎么抉择。我认
为，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提问。

用“方守道”、“大道公司”这样的名称，是一
个反讽的安排。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讲“道”的，
而我们当前的社会文化是以讲“术”为中心的。很
多文艺作品都在表现心术，如办公室斗争，你怎
么折腾我，我怎么算计你……其实是把普通百姓
内心那些狭隘、自私、丑陋的部分不断地挖掘、放
大，并且推而广之，让人们以为人与人之间就应
该这样，就是应该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所以为什
么有些老外看了一些中国的电视剧会觉得中国
人特别坏，说你们怎么那么阴暗呢！其实中国人
真没有这样。职场是有很多险恶的东西，但是日
常生活还是有很多温暖的东西。我不认为我们的
文化应当这样引导人民，这样塑造我们中国人的
形象，但是由于商业化、娱乐化，大家都奔这个方
向去了。

郑义顺：为什么一些文艺作品里会充满
“术”？

海岩：这和人的本性有关系，人的本性似乎
就对不好的事情更加关注。现在你说有个人做了
件好事，很多人可能无所谓；你说有人干了坏事，
很多人注意力就上来了。现在是一个眼球经济、
注意力经济的时代，美誉度和收益无关、和金钱
无关，而关注度和金钱有关。所以，很多文艺作品
基本上都是在关注度上下工夫，先不去管美誉
度，先不去管思想价值、艺术价值，而是先让人们
关注了再说。

有一句话是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主要
指导思想，叫“发展是硬道理”。现在看来，这句话
多数被人理解为经济的发展、GDP的发展。我认
为，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经济形态快速变化的
这些年来，我们并没有搭建好恰当的文化架构。
国家号召的主流价值观都没有问题，但是所有的
制度设定和提倡的主流价值观是并不匹配的，收
视率、点击率、发行量、票房、码洋……全都是经
济指标。在这样的文化生态下，当然人心无所
皈依。

可以说，很多人都过上了比过去更富裕的日
子，有幸福感的人却越来越少。在这样的时代，作
家的社会责任应当对这个社会有提醒、有批判，
或者塑造一个不是这样的社会、一个乌托邦，来
告诉公众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什么是真
的，什么是假的，来表达作者的一种思想、理
想和愿望。

郑义顺：您的大部分作品都有题记，《舞者》
的题记是：“任何事情都有真相，但不是所有事情
都能清者自清！”为什么这样说？是否与自身经验
有关？

海岩：这些年我感触最深的，常常是世界进
入了信息化的时代，信息的海量、信息的畅通、信
息的即时前所未有，但是仿佛真相越来越难以找
到。网络是一个可以说真话也可以说假话的平
台，各种假话出于人们的各种需求而充斥了网
络。我们又说，网络时代是一个浅阅读的时代，由
于信息的海量丰富，它可以直接提供很多所谓的
结论。以前我们要想了解一件事情的结论、了解
一个知识，需要通过大量的阅读、背诵、思考、分
析和研究，才能找到答案。现在各种答案直接体
现在网络上，就影响了一代人、特别是年轻人的
思维习惯，他们不愿意再去收集各种各样的资
料，阅读各种各样的书籍，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经
过自己的整理分析研究判断得出结论，而是直接
在网络上寻找答案。浅阅读的时代表现为人云亦
云，看到一个说法就当成结论，很容易被煽动，看
到一个问题不究真相，不究根由，不加以分析，带

有起哄式的狂欢，或者叫狂欢式的起哄。在这种
情况下，很多社会事件、很多知识、很多需要讨论
的问题，往往是不能挖掘出真相的，公众获得的
信息往往是错误的。很多事件在网上引发喜悦、
愤慨、暴怒，其实，网民得到的信息并不是全部，
而是片面的。网络时代，我认为就是一个PS的时
代，很多的信息都可能被人为地修理过，然后再
被快速地传播，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地被歪曲，
离真相越来越远。我在《舞者》这部小说里，写了

“任何事情都有真相”，因为真相是客观存在，“但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清者自清！”这就是说，在一
个网络的时代，在一个浅阅读的时代，在一个说
话可以很随意的时代，在一个可以说真话也可以
说假话、真话和假话都很难考证、都不一定非要
负责的时代，我做这样的题记，实际上不完全是
我个人的一种经验，也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现实，
是很多人都熟视无睹的一个社会现实。

在中国，法律上长期以来并没有规定无罪推
定，人的思维习惯上是不做无罪推定的。当别人
指责一个人的时候，哪怕指责得非常荒谬、漏洞
百出，公众还是容易相信、容易被煽动；而指责你
的人，哪怕提不出证据都没有关系，他不需要支
出任何社会成本和个人、名誉、法律的代价，不
需要出具任何证据，他只要指责你，就能够产
生吸引眼球的作用。而被指责者是必须要拿出
很多证据来证明清白、洗脱自己的。我们看到
这几年的判例上，被诬告的人也是要承担举证
责任的。比如说，一个青年去扶一个老太太，
老太太说是你撞的我，法院就要求青年人去寻
找没有撞老太太的证据，也让老太太去寻找青
年人撞她的证据，双方找来的证据，都无法让
法庭确认是撞了还是没撞，所以法庭的判决是
双方各赔 50%。这样的判例出来，是对社会舆
论和社会道德观、价值观、行为选择的一个巨
大的引导。也就是说你告我，我要举证自己是
清白的，当我无力举证自己清白的时候，我就
只能是负有过失、被法律认为有过失，这是制
度的安排，这种安排也贴合了大众的普遍心
理。当别人造你谣的时候，大家首先是相信，
你要想还真相、还自己于清白，你必须自己举
证，哪怕攻击你的人、造你谣的人完全没有证
据，你也要自己去找出证据来证明清白。比如
说，别人说海岩的东西是我写的，他哪怕没有
任何证据，我只要不举出证据来，社会上的人
就会认为海岩的东西是别人写的，或者有可能
是别人写的，到底是不是别人写的没有定论。这
是社会上一个很可怕的制度安排和思维惯性。我
个人是有感而发，但像我这样类似的，有理说不

清的，或者一时拿不全证据的，或者被网民出于
某种社会情绪所引发的口水完全淹没的，那些真
相是很难被公众认知的。据我所知，我们熟知的
许多有定论的事，都不完全像网络的口水风暴说
的那样，其实都另有因果、另有真相。

郑义顺：网络时代为人们提供了更多自我表
达甚至一夜成名的机会，你怎样看待出名以及成
功与出名之间的关系？

海岩：网络时代呈现了这样一个特点，就是
出名容易出名快，但是名人的改朝换代也非常
快：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一两天。过去说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五百年”，现在是一
两天，今天你红明天他红，公众的注意力和关
注点会转移得非常快，娱乐的热点层出不穷，
后浪推前浪。什么叫成功呢？这里有个价值观
的问题。由于多数人的认识和价值观已经沦为
有钱发财就是成功，不管你的手段、来源和过
程，只要你发财了，你获得了财富，你就会被
认为是成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达到目
的而不择手段，为了达到目的而不问过程，都
成为一个很常见的社会现象。按我们原有的价
值观，成功肯定是要符合社会美誉的，要符合
大多数人的传统公众价值观，符合我们这个社
会的主流价值观，但我们提倡的价值观和社会
上现在奉行的价值观有点脱节，许多人为了金
钱而不择手段地出名，出名后就被多数人认为
是成功了。其实应该看到，这些人是挣到钱
了，但社会美誉度比较低，而且可能比较短
暂，不能为他持续的成功奠定基础。以我个人
的观点来看，成功与出名已经越来越不成正
比。拿娱乐圈来说，许多很出名的人，一部好
的作品都没有，他可能炒炒绯闻就出名了，对
文化和艺术的贡献微乎其微，但他非常出名、
非常能挣钱、非常受关注，财富的积累非常迅
速，很多人可能认为这就是成功。我个人并不
赞成以金钱的多寡和财富聚拢的速度来认定是
否成功。我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把这
样的一种成功去加以认同与推广，但除了制度
安排上有一些缺陷之外，公众对这件事的认识
也是非常荒谬的。有一个采访，随机问了很多普
通人：你是在意一个演员的演技还是他的人品？
大多数人随机回答说：我在意他的演技，他只要
演技好，让我得到愉悦满足，他个人的人品跟我
无关。这与我们过去的价值观不一样。我们的社
会需要综合地去调整。一个国家从穷到富，从计
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从落后的国家成为现代化
的国家，我们付出的代价比较大，这种代价持续
的时间也比较长。中国现在国力强盛，GDP总量
达到了世界第二、亚洲第一，但一个国家是否强
大、是否有自尊、是否受尊敬，不能只看国民经济
的指标，而是应该重新梳理我们的文化和价值
观，梳理我们社会的基本标准，这个标准可以从
法律、规则、舆论、思想和学校、家庭、单位等各个
层面共同来体现，否则这个社会容易腐烂。

郑义顺：你对幸福的定义是什么？你认为是
什么在影响人们的幸福感？

海岩：我觉得幸福是相对的。我曾经说过，当
代人吃一桌满汉全席和古代人拿到一根肉骨头，
幸福感可能是一样的。实际上我们研究的是幸福
感的问题。你给李嘉诚换一套大房子，他不一定
感到幸福。但是给缺房子的人，就是一种巨大的
幸福。所以我觉得人要取得幸福，首先要解决自
己幸福感的问题，要解决幸福的标准问题。

并不是物质生活提高了，幸福感也会跟着提
高，相反幸福感可能会跟着下降。所以，一个社会
确定幸福的标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旦人们
主要信仰人民币的时候，那么我认为就是没有信
仰了。我的物质生活提高了，你比我更高，我仍然
没有幸福感。全是在做物质的比较和角逐，就不
会有幸福感。没有精神追求的人，是没有幸福感
的。上海有个会所，门口有个大横幅写着“为人民
币服务”。我认为，为人民是有可能有幸福感
的，但为人民币是没有幸福感的。因为假如他
得到人民币了，他虽然有了幸福感，但很短
暂，马上他就会发现，还有一笔人民币没得
到。等他得到那笔人民币了，马上他又发现，
别人得到的人民币比自己还要多，他可能又不
幸福了。我们说中国现在很多人缺少幸福感，
为什么呢？并不是他的生活没有显著提高，而

是他发现别人比他提高得更快，他发现自己受到
了不公平的待遇。所以说，“不患寡，患不均”。一
个健康的社会应当在不均的问题上多想办法。

“不均”不光指的是财富，还包括机会、权益、资源
等等。

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开车经过人行横道，有
个农民工横穿马路，走得比较慢，那个朋友就拿
喇叭吼了人家一下。我就跟他说，一个健康的社
会，应该是富人让着穷人，路要先让穷人过，电梯
要先让穷人进，人家比你穷，人家比你吃的苦多，
你在各方面要让着他，在这么小的事情上，还得
你优先，那人家怎么活呀？每个人都需要有幸福
的权利，你可以给他这个幸福的时候，就不要放
弃这个机会。这是社会平衡的思想。但是我们现
在这个社会，这样的制度设计还比较少。现在，很
多社会舆论开始慢慢关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关注不均的问题、幸福指数的问题，我觉得这
很重要。

郑义顺：你心目中最理想的爱情是什么样
的？在你的许多部小说里，男女主角大都会面临
爱情的多重选择，比如《永不瞑目》里的肖童和欧
庆春、欧阳兰兰，《五星大饭店》里的潘玉龙和汤
豆豆、金至爱、杨悦，还有这一次在《独家披露》里
的祝五一和沈红叶、方舟，在选择上有什么特别
的安排吗？

海岩：很多人都问我，你心目中最理想的爱
情是什么？我回答最多的一句话是：完全没有交
易性质的爱情，才叫理想中的爱情。现在的爱情、
婚姻很多都是带有交易性质的，人们总要问：你
一个月收入多少？你房子是自己的，还是有贷款？
你父母双亡了吗？你农村亲戚多吗？这不是爱情。
在《独家披露》里面，祝五一无论是和沈红叶，还
是和方舟的感情，都是没有交易性质的，我认为
这才是理想的爱情。

《五星大饭店》播出的时候，有人问我，潘
玉龙到底跟谁好呢？我说，他跟韩国人金至爱
的爱情不计出身，不计地位，不计民族，是轰
轰烈烈的爱情，非常浪漫。他跟汤豆豆是原
配，是从一而终的爱情。他跟杨悦是恩恩相报
的爱情。这三种类型的爱情都是有价值的。我
之所以在 《五星大饭店》 里没做选择，是因为
我不想选择，如果我觉得哪一个没有价值，我
会剪断。日本在播 《五星大饭店》 的时候，日
本人说他必须和汤豆豆复合，因为在日本社
会，从一而终是最重要的，而且电视剧主要是
给40岁以上的中年妇女看的，她们对丈夫能否
从一而终是很看重的！这是他们社会的价值
观。在中国，网上的年轻人绝大多数强烈要求
潘玉龙和金至爱在一起，金玉良缘，说明了当
代许多中国年轻人的价值观是不管恩情、不管
责任的，爱才是第一位的，爱得浪漫才是第一
位的。而在一些讨论中，不少老同志都赞成潘
玉龙选择杨悦。有一位老同志甚至说，海岩，
如果你让他最后跟那个韩国女人 （金至爱） 好
了，那么，这就是一个男性灰姑娘故事的现代
版，是一个普通的通俗作品。你让他跟杨悦好
了，就拯救了这个故事的思想性。这些都是因
为价值观的不同，所以才有不同的选择。

在 《独家披露》 里，如果祝五一跟沈红叶
在一起，就符合从一而终的价值观。如果选择
跟方舟在一起，就符合门当户对、恩恩相报的
价值观。

郑义顺：对在电视剧写作这条路上摸索的年
轻编剧，您有什么建议？

海岩：说到对年轻编剧的建议，我也很无奈，
因为我的观点教不了他们，他们要生存、要出名、
要获取稿费，很多人参与到一个创作团队当中，
他自己无法左右一部作品，只是做技术工作，完
成某一个桥段，完成某几集的润色等等。我还是
希望，有兴趣做编剧、做作家的年轻人，能有更深
的文化追求，离开商业的标准，表达自己更高级
一些的趣味，通过更深入的学习和磨炼，写自己
更有感触的，对社会的反映更真实、更准确、更有
善意的内容，把编剧这个职业不仅仅当做谋生的
手段，而是寄托自己精神世界的一个平台。如果
不断有这样的青年编剧和作家存活下来，不断创
作出自己小众的作品，或者虽然大众却又不失自
己风格和品位的作品，这样的情形是我们非常期
待、希望和感到欣慰的。

一部商业大片里的台词曾
成为大家玩笑戏谑的流行语：
21 世纪最可贵的是什么？和
谐！套用这句台词，在纷繁聒噪
的信息时代，最可贵的是什么？
真相！从响水县百姓出逃事件、
钱云会死于车轮事件再到看守
所“躲猫猫”事件，无一不轰动
一时，万人瞩目。让人深思的
是，事件一旦成为热议话题，无
论当地政府做出多大的努力和
解释，都不能让人相信。其核心
实质在于，公众觉得有人隐瞒
了不可告人的事实真相。小到
一个家庭，大到一个社会或国
家，如果真相被隐瞒或是掩盖，
弥漫的猜忌和愤懑就会像火山
爆发般危险。

海岩的新作《独家披露》，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大
背景下诞生的。他到底想向读者独家披露些什么呢？小
说从一个见习记者亲历“人质事件”为发端，剥茧抽丝，
将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暗埋导火索，许多看似
散漫的事件，错综复杂地纠缠成一张大网络，牵一发而
动全身。故事的导火索——20 年前助学捐款被诈领，
当事人神秘死亡，她的儿子鬼使神差成了记者。他在采

访中无意点燃了导火索，使自己和亲戚深陷险境。与以
往不同，海岩的笔触更加冷静和理智，他巧设迷局，层
层推进情节，时而诙谐搞笑，插科打诨；时而正襟危坐，
搞道德讨论。小故事引出大事件，让读者始终跟着见习
记者跌跌撞撞的脚步和懵懂迷惑的眼睛，走入到社会
底层的角落，深切关注社会民生，直面敏感话题，拨开
黑雾，披露出事件背后的真相。

小说作者之一金凌云是记者出身，他的经历给作
品增添了一些新闻特质。简洁求实的语言，真实生动的
行业细节，大量画面感很强的场景，以及人质绑架、旧
房拆迁、传销骗局等社会热点事件一个接一个，让读者
身临其境，感同身受。

一部小说或电视剧，读者和观众是否喜欢，关键看
作品是否有生命力、是否有灵魂。现今社会，想让读者
静静地捧读一本书，或是坐在电视机前待上几个小时，
何其难也。好东西一定是要打动人的，它要能抚慰和滋
润读者浮躁焦虑的心灵，给读者以深深的触动。作者是
否担当社会责任，小说主人公的生存处境和状态是否
贴近百姓，他的人生命运是否让人牵肠挂肚，都是成功
的元素，最关键的是作品要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独
家披露》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小说分为黑卷和白卷，其寓意深刻，反映的社会问
题相当尖锐，悬疑情节时隐时现，扣人心弦；节奏有张
有弛，搞笑事件背后往往是心酸的结局；其中不乏浪漫
爱情好戏。这些都是海岩拥有众多粉丝的尖端武器。

海岩：说真话需要智慧
□郑义顺

我们看海岩的小说，那些气质清朗的男
孩子——比如《死于青春》中的“我”、《永不
瞑目》中的肖童、《舞者》中的高纯——他们
一律伴随着单纯的欲望成长，像正抽条的小
树，被碰破皮肤或折断枝条时，露出的木质
洁白、汁水清澈，即便是无关的人看了也不
免心痛。但毕竟是无关啊，只能看着他们一
往无前地追逐目标，打定主意要在最短的时
间内盛放殆尽，仿佛生命只包含了这短短的
青春期——其中一些人也当真死于青春。于
是求之不得，辗转反侧；于是故事的结局是
裂帛，是断弦，是玉石俱焚的决绝。

到了《独家披露》里的祝五一，有了些许
不同。

祝五一是个没有多大欲望与野心的人。
他顺其自然地听从姨妈安排，机缘巧合下成
了一名记者；顺其自然地爱上在劫持案中假
扮人质令他蒙冤的沈红叶，又无可奈何地失
去她；顺其自然地追随了真实与正直，并不
计较伴随而来的麻烦；顺其自然地承受着一
次又一次家破人亡的打击，纯良的心却依然
没有怨怼。对他来说，心爱的小轮车是在比
赛时表演给拥戴他的观众，还是在监狱里表
演给狱友，并没有多少区别，能骑在车上腾
挪跳跃便是快乐。从他踏出小镇永川到回归
永川，这个圆形轨迹上许多人都加了一把

力，自以为改变了祝五一的命运，但最终，他
满身伤痕地回到了起点。

从头到尾，祝五一都是被动的。祝槿玉
和方守道想补偿他，萧原想通过他追查一桩
旧案的真相，他懵懵懂懂地成为一个新闻记
者，就是这两种愿望的合力——按他的本
意，“能骑车”的发行员工作也很不错，但亲
人和师长的期许，还是让他决定认真做个记
者。祝五一不能预知的是，命运在20年前就
已下了一道符咒，他越努力做好本分，越会
深重地刺痛自己——就像萧原说过的，真相
也会对无辜者造成伤害。既然如此，真相的
意义又何在？俄狄浦斯为解救瘟疫肆虐下的
城邦，听从神谕，追查杀害前国王的凶手，然
而当真相大白于天下，也即是他在悲愤中自
我惩罚、刺瞎双目之时。而后，他由女儿陪
伴，再次自我流放，直至死于雅典的荒郊。

小说末尾，祝五一辞去记者的工作，返
回永川做山村教师，毋宁说也是一种自我放
逐——远离曾与他一起目睹真相的人们，远
离苦痛多于释然的记忆。陪伴他的，是真相的
另一个受害者：方舟。

祝五一与方舟的互相吸引，较之于他与
沈红叶的爱情脉络来得模糊，即使是尘埃落
定后，两人并肩坐在岩壁上看落日，也总有
一种“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的落寞

感。方舟于他，是存身的世界被破坏得更彻
底的受难者，如果爱情真的能够填补皮开肉
绽的人生，就让它尽可能快地蔓生交织成荫
吧。

于是，祝五一和海岩笔下其他的男主角
有了区别。他愿意宽待自己，松弛地顺应生
活，求不得是苦，守住所得也许叫做麻木，但
镇痛的效果不也是如此吗？

再想起沈红叶时，他心里也许尽是她的
好：笑语温存；陪他见家长，极尽小心；他身
陷囹圄，她要求与他在狱中成婚……他不知
道，有一种藤萝，因为软弱，总想攀附住最近
的乔木。在祝五一之前，离沈红叶最近的是
曹大伟。她亲眼看着曹大伟为替她筹钱铤而
走险，看着他在街头与警察对峙。只要是一
个女人，必定能明白，男人为她做到这个地
步是存了什么心思，如果不愿回应，就应该
早早地掐灭他的小念头，不要等到这念头燃
成燎原之势。然而她大概是过于贪恋这种有
所依赖的感觉，我们丝毫看不出她有疏远曹
大伟的举止，任凭对方的心意滋生，直到遇
上了祝五一——她换了一棵乔木。

曹大伟毕竟不是木头，他会失望、怨恨，
以至报复。从这个角度看来，沈红叶终于不
得不离开祝五一，有她自己的难辞其咎。

不过，就让祝五一永远都不知道吧。


